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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 莱 评 谭
盘妙彬的诗歌风格鲜明，即便不署名，读者

也能辨认出他的笔触。通常强烈的风格被视为
戴着镣铐跳舞，但在盘妙彬的笔下，只有随心所
欲的笔墨舞动，而不见拘泥局限。他曾在文章
中写道：“诗歌的形态即是万物的形态。”对盘妙
彬而言，一切皆可入诗，万物皆可赋予诗意。他
宛如孩童般对世界充满好奇，又似智者般将纷
繁复杂的事物化为清晰明澈，如同一位修行者，
以心灵为修行之所，万物皆助其修行，一一显露
出诗意。

盘妙彬诗中的“童心”，并非单纯指涉童年
回忆或天真意象，而是以儿童般的纯净视角重
新构建世界，将世俗经验转化为诗意的惊奇。
这种“童心”既是对古典诗学“赤子之心”的传
承，又融入了现代性对存在本质的解构与重塑。

意象重构：万物有灵的童话逻辑

《正好风来》中，“今天阳光很甜/山间有糖/
几个知己南山走动，蜜蜂一样说话，嗡嗡嗡”，诗
人将漫步南山的挚友比作蜜蜂，还为聊天的声
音配上“嗡嗡嗡”，令人不禁一再莞尔。“几朵白
云也是知己，悠然走在海面上/我给它们各添一
块”，白云也可以是知己，还可以为白云“添
糖”。自然物象转化为可触摸、可交换的甜蜜符
号。这种写法打破了传统山水诗的距离感，取
而代之的是参与式的童趣互动。

《天地他只得半亩》里，“其间有的树绿色，
有的树红色/一些房子升起蓝蓝的炊烟”，画面
宛如一幅童稚的涂鸦。画面上的绿、红、蓝色
彩，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画纸上浓淡不一的纹
理。“暗柳几棵，指向东又指向西”，柳树不但被
拟人了，而且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顽皮的小孩，
虽心存善意，但仍是喜欢恶作剧。

《山心》要将“西瓜和龙眼放入溪中冰镇半小
时”，还要“把自己放进溪水冰镇十分钟”。苏轼
曾言“天真烂漫是吾师”，在诗人这里变成了实实
在在的游戏。“住在山心孤独吗/一年过，一百年
过，一千年过，一万年还在/答，喜欢”。无论过了
多少年，诗中这声“喜欢”仍是脆脆的童音。

在这些诗句中，诗人不断地打破日常惯性
的思维定式，通过孩童的纯真视角，构建了一个
万物皆有灵性的童话世界。

语言实验：童真视角的积木世界

诗人借助意象嫁接、拟人化技巧以及节奏
的巧妙运用，打破语言的束缚，在“非逻辑”的
领域中释放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就像孩童善于
推倒积木重组，搭建出不同的新世界。

《问病山上》的“一天，一天，和一天”和《远

到没有尽头》里“温暖的炊烟软了一下，一下，和
一下”，量词的非常规叠加，模拟了儿童的计数
逻辑，赋予诗句一种跳跃的韵律美。同时，《问
病山上》的“死不了/死不了”和《远到没有尽头》

“流水曲折的地方/它停顿，它思考”，这种短句
暗合童谣中常见的复沓回环结构。

《可遇，不可求》中，不但“江水压着江水，江
头再沉一尺”，而且“江上一列火车驶过/正把上
午和下午锯断”。《星光的味道》有“竹子味道，橄
榄树味道，田禾味道，青青木瓜味道/在僻远山
区/夏夜星光的味道，触手可及”，此时，诗中的
星星近在咫尺，而“星光的味道”是什么？每个
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回忆中得到解答。

《一秒的形状》又是什么形状？你万万没
料到，竟是“山”。“滴水山浓绿、凝翠/状若一滴
水，正是一滴水/它有一秒的形状”。量词的革
新不仅打破了语法常规，也颠覆了成人世界的
认知惯性。从而为读者带来一种奇异的全新
的感受。

哲思澄明：存在困境的诗意超越

在更深层面，童心可以成为对抗现代性虚
无的精神策略。诗人以孩童的澄澈目光，摒弃
世俗经验的杂念，抵达存在的本质。

《尘埃之肯定》中，“一个人的影子其实就是
自己的寺院”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必去
深山古刹寻找安宁，只要静下心来，连自己的影
子都能成为安放精神的角落。这种极简思维，
既呼应了禅宗“即心即佛”的古典智慧，又与海
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形成了跨文化共振。

《瞌睡》里，“水缸的泉水会瞌睡/鸟鸣会瞌
睡”，幼儿园午睡时间，孩童会说：“我的布娃娃
也困了。”在这种天真视角里，困倦不再是丢脸
的事，倒成了天地万物都能共同体验的情感。
那份困意，古今小孩都自然而然地懂。

《听风路》有“半亩地”，可“听从魏晋吹来的
风”；《岔山村》有“一条鱼活在古代/今天它跃出
水面，问我今夕何夕”；《造船厂》有“铁打着铁/
远，再远，听到蓝色打着蓝色”，诗里既有童心的

澄明，亦有哲思的深邃，恰似中国画中的“墨分
五色”，在至简处见丰盈，于日常中显永恒。

当然，盘妙彬的“童心”并非简单的返璞归
真，而是古典诗学精神与现代生存经验的交
融。这种观物方式既承袭了传统诗歌“以物观
我”的对话精神，又用现代人的眼睛重新打量世
界。在探讨了盘妙彬诗歌意象系统、语言策略
与哲学向度之外，这里还从时空重构、生命哲学
与语言创新维度展开分析。

时空重构：折叠的历史与流动的当下

《天地他只得半亩》有一座木桥，“木桥下河
水是六十年前的/无一滴是现在”。这句子就像
同时按下了过去和现在的开关，既延续了孔子

“逝者如斯”的川上之叹，又有唐代诗人张若虚
感慨“江月年年望相似”时的永恒凝视。

《新雨旧雨又一天》里“雨声寂寞，宽阔/高
高的橄榄树悬着雨的绳子”，诗人建立了“雨绳”
的超现实意象。在“旧的雨，新的一天/新的雨，
旧的一天”中，我们突然发现：所谓时间的河流，
不过是无数这样的雨滴，在记忆与现实里轻轻
碰撞，如同“雨落在雨上”。

这种时空书写在《辞职一天》达到极致：“落
日返回魏晋”的荒诞场景中，陶渊明的菊花与高
铁的钢轨在黄昏时分相遇。诗人并非刻意营造
时空穿越的戏剧性冲突，而是以孩童的纯真视
角，将不同时代的贴纸粘在同一幅画册上，落日
余晖中，悠闲的东篱菊花与飞驰而过的高铁，在
同一个黄昏实现了交汇。

生命哲学：庄周的蝴蝶与卡夫卡的甲虫

盘妙彬的诗歌里藏着两种看似矛盾的生存
智慧：一边是庄子笔下蝴蝶的轻盈起舞，一边是
卡夫卡故事里甲虫的沉重甲壳。但这两种哲学
又在他的诗句中达到奇妙的和解。

《日子很长》将“爬岭的蚂蚁”喻为“移动的
寺庙”。在庄子眼中，蝼蚁与人本无高低，万物
都有灵性。可盘妙彬不仅说蚂蚁山雀与人平
等，更让它们成为精神的殿堂。就像乡下老人

把土地庙盖在榕树下，诗人把信仰安放在微小
的生命里。

《问病山上》的场景更耐人寻味：病人躺在
山林间，蚂蚁在他的额头爬行，如同丈量地球的
探险家。这让人想起卡夫卡《变形记》里变成甲
虫的格里高尔，但盘妙彬颠倒了视角：不是人变
成虫，而是虫子把人变成它的世界。

这种哲学对话在《瞌睡》中尤为精妙：母亲
在沙发上打盹，水缸里的泉水也在打盹，天上的
白云跟着犯困。这不是简单的拟人，而是庄子

“万物与我为一”的现代版。就像整个村庄都在
午后昏昏欲睡，人和自然共享同一个哈欠。诗
人以此悄悄告诉我们：所谓“诗意地栖居在这片
大地上”，不过是允许自己像一片云、一汪水那
样，跟着自然的节奏一呼一吸。

语言魔法：文字的新生与重生

盘妙彬像个语言的魔术师，给感受以新的
命名，给旧词注入新的意义。

《小乡记》里“孤单的打铁铺/孤单的邮电
所，粮所，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罗列的名
词如同泛黄的旧照片，整齐放在木桌上。诗人
只把事物一件件摆出来，却端出了时光的重
量。那些旧词汇，带着供销社柜台的油腻、粮
票的折痕、绿色邮筒的铁锈和刺鼻的消毒水味
道，重新站在诗行里静静地诉说往事。

《光芒的样子》，“美的两个方向/一个谦虚
弯腰，一个意气向上/流水一去不返，我弯腰，把
我的光芒告诉你”。诗人赋予“美”这一抽象事
物以方向性，还通过拟人手法赋予它不同的态
度。这不仅是诗人的一个隐喻，也揭示了诗人
内心的骄傲与谦逊。

《铁很急》中“当当当，铁很急，甜的气味在
奔跑”，通感如同魔术，“当当当”的金属撞击声，
飘出糖果的甜香。让人想起小时候捂着耳朵冲
过打铁铺，转头就钻进小卖部买水果糖的童年
记忆。诗人把上课铃声变成糖霜，那些遥远的
校园时光，在诗人的魔法下，忽然变得如蜂蜜般
黏稠而甜美。

总之，盘妙彬的诗歌创作，宛如在传统水墨
画与现代数码像素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他以
孩童般纯净的视角，将庄子的逍遥游、禅宗的洞
察力，与后现代的时空焦虑、生存困境、语言危
机融合，铸就了一种全新的抒情风格。既突破

“古典—现代”的二元对立，又消弭“童心—哲
思”的认知边界。这种“童心哲学化，哲思童趣
化”的审美创造，不仅为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
译提供启示，更在语言本体论层面拓展了汉语
诗歌的抒情维度。

童心与哲思
——盘妙彬诗歌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探索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每年四月初
六，良村‘舞龙狮、抢炮头、放烟花’非遗民俗
活动独具特色。‘抢猪炮’节庆历经数百年，

‘猪’寓意为‘富贵’，意指抢到‘炮头’就会行
‘彩头’之好运，祈祝生活幸福安康。”近日收
到玉林作家黎仲祛的散文集《兴业风情》，书
中以鲜活笔触记录了这一民俗盛事。“抢猪
炮”于今年四月初六成功举办，已成为兴业具
有代表性的非遗文化符号。

《兴业风情》是一本地域色彩浓厚的散
文集，或者说是一部地域“风情志书”，甚至
是一份“文旅指南”。20世纪 90年代初，作
者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创作文学作品约 250
万字，公开出版散文集《真情在生命更迭之
外》。作者为完成这部作品，耗费了 10年心
血。这部著作见之于广大读者并不容易。

兴业，是作者的家乡，也是身为记者的
我，经常深入采访之地。兴业，东临寒山灵
水，西靠葵山峻岭，北依大容山脉，南向六万
大山……兴业“母亲河”定川江源出于大葵
山峡肚冲，定川之名寓意高贵、富美，定川江
以无私的爱，哺育了两岸勤劳善良的人民，
孕育了璀璨的历史文化，彰显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承载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广西艺术学院玉潘亮教授为该书倾情
作序，在序言中说：“兴业，是一座古州之
城，是一座文化之城，是一座红色之城，是
一座商旅之城，是一座灵气之城，是一座美
丽之城。”说得很准！在这块热土上，丰富
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风
土人情见证了“岭南古邑”的独特魅力，见
证了时空叠影的文明对话，见证了那段红
色风雷的激荡岁月，见证了天人合一的“福
地灵气”，见证了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境。
兴业荣获“广西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之
美誉，可谓名副其实。

作者说，在兴业久了，自己慢慢萌发了
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深入挖掘这块热
土上的历史文化、山水风情、人物故事，让
积淀深厚的瑰宝得以展现新时代的价值与
光辉。基于这一考虑，作者匠心独运，以散
文的笔法，穿越时空之轴，一个个“兴业故
事”流淌于笔尖。

该书以散文新视角，让读者以轻松愉悦
之情赏读故事。在《丈量这片土地的深情》
中：“唐麟德年间，唐朝版图达到极盛，兴业

县就是于这样的盛世，建置伊始，从此，一个
闪亮的名字标注在中国的版图上，记载在方
志的文字里，流芳在历史的长河中。”句子充
满节奏与画面感，具有诗意与延续性。在

《龙安古镇风韵》里：“龙安镇石井岭新石器
时代遗址载入了玉林史册，你听说过不？宋
代，号称‘南方铁都’的地方，就是现今龙安
镇，你信不？明代，于龙安镇建筑的水利工
程大王陂，至今仍在灌溉使用，你考察过
不？龙安镇出土汉代双羊形铜杖首、羊形铜
灯，你可知道不？这都是真的！龙安真是一
个古镇。”读之，静静感受古镇的历史与文
化，非常入“境”。

行走兴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块热土
与农耕文明之间绵延千年的文脉烙印。在

《谁是谁的过客》中：“石南老街默默记录着
人来人往的脚印，飘落在这条老街上的风
雨、光影和尘埃，一如卖栀子花的女孩一样，
折射着对生命、对生活的敬重和热爱。”在

《大葵山人家》中：“家风是一种家庭文化，更
是一种家庭教养，是家风使我们后辈同样酷
爱读书，甚至著书，至今一家子已公开出版
了 5 部拙著，喜欢着自己的喜欢，执着着自
己的执着……”作者以细腻之笔，将诸多故
事娓娓道来，给予人们不少人生启迪。

该书故事性强、可读性高，能满足广大读
者了解兴业的需求。在《一代名卿》中：“明代
名卿何以尚承家节操，澡行诗书；宏猷末试，
终养归休；教子以孝，而作之忠。”对何以尚家
风极为赞赏。在《生命的灯塔》一文中，作者
写道：“他，是一位心怀崇高革命理想、坚贞革
命信仰的共产党人；他，于大革命艰难困苦时
期，毅然接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的广西最
高领导人；他，曾获周恩来出面营救出狱。
他，就是兴业英烈彭懋桂……”这就是故事，
极具感召力和影响力，读之，深受教益。

作者倾注了对兴业这块热土的深情，
字里行间饱含着缱绻之意。为坚定文化自
信、推进文化塑城工程，《兴业风情》的公开
出版正当其时。既能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
品味当地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也能为
学界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其出版不仅助
力兴业县创建“广西一流、全国知名”的文
旅品牌，更将推动形成共绘发展蓝图、共建
文化名城、共享富美兴业的新格局，具有重
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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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诗歌生态中，许多文本以
情绪即景、口语碎片主导，过于仰赖经
验直接性与叙述表层，反倒丧失了诗
歌作为语言艺术应有的陌生感与结构
张力。在这一语境下，李壮的《熔岩：
一个黄昏》显得尤为可贵。它是一首
短诗，却承载着高度的语言自反性与
存在哲思，不依赖情节，却营构出多重
语义波动的诗性空间。它不“讲述”，
而是“生成”，不安抚情绪，而是拷问经
验。它是一次短小却锋利的语言行
动，也是一段掘向意识深层的哲学独
白。

诗的开篇“熔岩从天上淌过去
了”，呈现出一种诗意的非逻辑性。“熔
岩”原是地底的物质，在此却“从天上
淌过”，看似荒诞，却在语义结构中重
构出一种极端图景：毁灭的能量从高
处降临，时间与空间反转，语言在此完
成了对现实物理法则的轻微“叛乱”。
这并非对自然现象的复现，而是诗人
对意识形态、情绪机制、存在图景的主
动形塑。

这一意象延伸到“夜的玄武岩正
静静凝固”，进一步将“夜”抽象时间
化，与“玄武岩”这种熔岩冷却后的沉
积物结合，形成一种语义异托邦：时间
不是线性流逝，而是物质凝固，夜不再
是感性背景，而是沉思结构。诗中的

“熔岩”“玄武岩”等词汇系统，看似互
不连属，却在诗意场域中构成一种滑
动的语义网。这种意象组合，是诗人
以高度自觉的方式打破常规词语链
条，使语言在破裂中产生新义，建构新
的感知通道。

诗歌中最具震动性的句子：“让我
恐惧的只是一个人要有多少爱，要最
终为此接纳多少次的哀伤。”这一句将
情感从“拥有”推向“接纳”，将“爱”的

热烈与“哀伤”的代价对置。诗人并未
用热情讴歌“爱”之伟大，也未沉溺于

“哀伤”之苦痛，而是以一种冷静近乎
冰刀般的语言提出问题：爱之所以令
人动容，是否正因为它包含了多次

“失”的风险与承受？这是一种直指人
类情感根部的质问，是将情感转化为
伦理张力的冷峻书写。

在这首诗中，死亡并非“事件”，而
是常态化存在的背景噪音，是爱与哀
伤之间沉默流动的底色。“黄昏”作为
题眼，指向的是临界时刻：光与暗、炽
热与沉静、生与死交界之际，人在此既
临近终点，也拥有凝视一切的可能
性。这正呼应了海德格尔所言：“此在
之为存在，在于其向死而生。”李壮的
诗，便是这样一种向死而书的低语。

李壮没有采用传统抒情语调，没
有借助比兴或修辞，以一种克制、节
制、疏离的方式，实现诗歌的深层生
成。这种生成既体现为结构上的密度
控制，也体现为语义上的能指滑动。
语言不再依附现实描述，而是自身成
为“事件”，成为一次语言行动。它向
我们揭示：真正深刻的诗歌，不是“说
了什么”，而是“让语言成为可能的方
式”。作者也并未拒绝情感的出现，但
他将情感转化为一种对“生存处境”的
共同体反思。他不再用“我”讲述“我”
的伤痛，而是用语言触摸“人”在时空
边缘的情绪震荡。它拒绝语言的工具
性表达，转而拥抱语言的陌生性、自主
性与破坏性。这正是诗歌在现代性的
狂流中依然可能存在的理由。

这首诗，是一次微型的语言爆破
实验，它让我们意识到，在信息繁复、
语言泛滥的时代，真正值得阅读的诗
歌并非言多语巧，而是在极简之中雕
刻意义，在沉默之中制造回响。

熔岩的语言自觉与存在感知
□王 冬


